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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我对做家务深恶

痛绝。而且，我有一个坏习
惯———用过的东西不放回原
处。包括我在直播时播过的稿
件，据一位观众来信说，“我仔
细观察过，只有王主播您的桌
面最乱，为了您完美的形象，您
下次再出镜时一定要注意啊！”

唉，说来惭愧，在整洁这个习惯
上，我从小就接受妈妈时时刻
刻的训练与唠叨，可就是没有
成效，反倒是练就了“充耳不

闻”功。前两天看《鲁豫有约》
节目，鲁豫采访金庸，金庸提出
自己教育小孩子的观点：小孩
子不用教，他天性是什么样子
就会长成什么样子，硬管也没
有用。我深以为是。

我最怕的事情就是换季收
拾衣服，那简直是天下最艰巨

的大工程。我的衣服很多，平时
穿的休闲装、上镜的正装、穿了
一次就不得不闲置起来的晚礼
服、偶尔用到的运动装、无数套
家居服……满满地占了一屋

子。因此，每年换季时我必须把
我的闺蜜叫来，喝上两杯浓咖

啡、吃两个大汉堡再开始干
活———这绝对是体力活啊！前
两个月我从干洗店抱回我的一
百零一件秋冬装时，小保安帮

我送到门口，最后忍不住问我：
“您是做服装生意的么？”当我
把这些衣服都堆在床上，女友
倒抽一口凉气：“端端，你能告
诉我床在哪里么？”

日常的打扫我都叫小时
工，熨烫衣服都交给楼下的干
洗店。我每次抱一堆衣服下楼
时都会碰见楼下的几位大妈。
有一天，有位大妈终于语重心

长地对我说：“你就自个儿熨
两下吧，天天送下去多费钱。孩
子，过日子可得细水长流啊！”

真像是妈妈在我耳边的叮嘱！
但我是学经济的，我算了一笔
账，从我熨坏衣服的几率来看，

损失的成本远远大于支出啊！
我请的小时工阿姨已经

在我这做三年了，就像亲戚一

样。每次来时若看到我又买无
用的东西都会说我几句，感觉

很温暖。我买了两只小乌龟，
却只管喂食不管换水。没多
久，两只可怜的小家伙就浑身
长满了青苔，最后变成长长的
绿毛毛，游都游不动。阿姨在
换水时手拿着钢丝球一直在
嘀咕：它们就是绿毛龟吧？这

毛用擦么？我强忍住笑让她擦
擦试试。这一试不得了！两只
小龟“瘦”了一圈。

前两天，家中书房更换空
调。由于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写
硕士论文，所有的书架都是空
的，桌面和地面却被铺满了。

师傅们踮着脚小心翼翼地走
进来，看到这满屋的书目瞪口
呆，让我把桌子挪出一块地方
让他们站上去。我作此回答：
“您要是用左边桌子就‘哗’
的把这边书推到右边，用右边

时，再‘哗’的推回来就行
了。”之后我听见两位师傅悄

悄地说：“听说她是中央台的
主持人呢！屋子也这么乱！”
另一位师傅回答得更为经典：
“名人都这样！”

!""# !"# $%&

'( )*+,-./012

!""# 3456 78"9:;

<=>?*@A8<BCD2

1234

-./012

3(45

香港回归十年纪念这两

天，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一直
驻守在尖沙咀星光大道的室

外直播室采访普通民众。经历
了这两天的风风雨雨———一
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风雨交
加，就好像是这十年的香港，
虽然经历了非典、金融风暴和

禽流感，但总是会有艳阳高照
的时候。

有的时候历史总是惊人
的相似，十年前，在湾仔的会
展中心举行交接仪式的时候，
大雨滂沱；十年后，同样是在
大雨中，同样是在湾仔的会展

中心，成功举办了一台庆祝回
归的文艺晚会。当然，对于大
部分香港人来说，十年前和十
年后一样，他们大都是呆在家
里面，通过观看电视经历着特

殊的历史时刻。
在星光大道上的两天里，

我发现来这里的香港人真的
不多，绝大部分是来自内地

的游客。这也难怪，虽然星光
大道已经成为香港的著名景
点之一，但是我还有很多香
港的同事，居然都是第一次
来到这里。就好像是上海人，

几年没去人民广场的肯定不
在少数。

有一个来自北京的大学

生，为了体验香港庆祝回归
十周年庆典特地在这个周末

飞到了深圳，然后和朋友来
到香港。我问他晚上住在哪
家酒店。他看着我，脸上的
表情很奇怪———原来他打算
通宵感受回归的气氛，并没
有预订酒店。当他得知香港
在这一天并没有回归时钟

“倒数”的活动后，显得有
些失望。呵呵，年轻人心里
总是充满了想象和激情。我
笑着对他说，庆祝不一定非
要“倒数”啊，今年庆祝回
归的活动很丰富的，有解放
军八一跳伞队的跳伞表演，

有精彩的花车巡游和烟花汇
演，你尽可以选择观看，绝
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小伙子
脸上慢慢绽开了笑容，为了
不扫他玩个通宵的兴致，我
干脆建议他去兰桂坊酒吧
街，那天正好是星期六，在

酒吧街玩一晚肯定不会感
到寂寞的。

不过说到热闹，哪里都比
不上海洋公园，因为中央政府
送给香港的两只大熊猫乐乐
和盈盈落户在这里。开馆的第
一天和第二天，平均每个小时
都有一千多名游客前去参观。
内地民众从小可以在动物园

里面看到熊猫，但是对于香港
人来说，就没那么幸运了。因
为太难得了，所以香港人对于
熊猫的热情，真的是超过了一
般人的想象。

我问一些香港人为何要
来看熊猫。他们的回答都是：

可爱，肥肥的，还有一对黑眼
圈。最重要的是，熊猫一点也
没有攻击性、侵略性。之前，
我去看过安安佳佳这对先落
户香港的熊猫，我最大的感
受就是它们的家好漂亮。我
第一次看熊猫是在上海动物

园，从小到大去看了很多次。
惟一的印象就是，熊猫怎么不
是黑白相间，而是黄黑相间
的，而熊猫馆的那股味道，也
使人没有办法在那里逗留过
久。即使是前两年，改善也不
多。看来，熊猫来到香港也享

受到了特殊待遇。
$%&'E!""# 3FGH

IJKLMNOPQRST

UFVWXYZ[\] ^7_

<`a-bcd]

5678

678,9:;<

《真空爱情记录》在上海

拍摄的时候，我还是个中学
生。因为有认识的姐姐在上海
上大学，所以去看她的时候，
我也第一次看到了电视剧拍
摄的真实场景。当时这部戏需
要大量的女孩子作为群众演

员，我们就都客串了一把。完
工的时候，姐姐跑去和据说是
主演的帅哥合影，帅哥介绍自

己叫保剑锋，还是个学生。他
用圆珠笔签名的时候，一笔一
画写得很规整，就像是写在练
习本上似的。保剑锋够客气，

对要求签名的人来者不拒。
何姐说要重拍 《一帘幽

梦》的时候，大家都关心费云

帆的人选，我在确定了方中信
的名字后顺嘴问谁来演楚濂。

她说是保剑锋。我愣了一下，
隐约记得在《十八岁天空》里

保剑锋的角色已经是中学老
师，他演楚濂会不会老了点。

何姐带着《一帘幽梦》的
大队人马去法国的时候，《小
城往事》 的制片跟我说刚定
了我们的男主演———保剑锋。
我觉得世界真是很小。

我在剧组的房间正对着保
剑锋的，到的头一个星期我们
几次擦肩照面，他礼貌地点头，
我听到他的女助理叫他开工或
者喝汤的声音多过他本人的。

因为剧本是边拍边写，演
员们都关心各自角色的结局，

保剑锋也找我讨论角色。工作
之外总要闲聊，我们谈到共同
认识的制片人，他并不肯多谈
《一帘幽梦》，只说拍得很辛
苦。娃娃脸可以帮助人显小，
何况他白，所以看上去比实际
年龄显得年轻。他对自己有很

多计划，在意博客的点击率，
知道许多更红的明星的琐碎
事情，我看到他在给影迷的照
片上签名，已经是一气呵成的
花式字体。

保剑锋喜欢热闹，一起 K
歌的时候会跳舞给大家看，装

娇羞女生的表情也是一绝。拍
摄过半的一天，他早下班，照
例是找人一起吃饭。配角里的

一个是在银幕上混得眼熟的，
喝酒过了头，说话自然多。他

哭诉着自己的不幸经历，做长
辈状教育保剑锋要了解这个圈
子的规则。保剑锋无奈地笑，容
忍着点头，像一个学生的样子。
那个配角满意地拍着他的背，
直说他孺子可教。保剑锋的助
理看着很生气，说以后不再叫

那配角吃饭了，保剑锋只是笑。
之后，我没看到他们再共桌。

南方的冬天刺骨的冷，大

家都想看保剑锋的“床戏”。
对戏的叶一茜是第一次演戏，
紧张得很。保剑锋开玩笑缓解
她的情绪，在众目睽睽之下唱
歌跳舞做鬼脸。在叶一茜说悲
伤台词的时候，他背对镜头做
扭曲状，叶一茜只能笑场，但

是“床戏”总算是拍成了。
湖南台终于开播新版的

《一帘幽梦》，我发现制片人
居然和我正在写的一个剧本

的制片是同一个人。我们在
msn聊天，说起保剑锋，我总
是觉得特别亲切，尤其在看到
改名叫做《罪孽》的《小城往
事》成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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